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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问题是现代思想的重要问题 , 20世纪世界著名思想家马丁· 海德格尔将追问存在本身作为自己运思的任务 ,

开始了自己极有建树的思想历程。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深刻而独到的追问 ,对现代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并引起了现代

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海德格尔思想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重要的热点问题。 同时 ,由于海德格尔思想自身的庞杂、精深 ,加

上语言的独特风格 ,艰涩难懂 ,这又给海学研究带来了困难。施皮格伯格认为 ,许多英文论述都没有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

发展。这在英语国家里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对于来自另外一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传统的中国人而言 ,基于语言和思想

习惯等原因 ,研究的难度无疑是巨大的。

彭富春却知难而进 ,他的著作《无之无化—— 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以下简称《无

之无化》 )是近年来海德格尔思想研究中的新成果。在该著作中 ,彭富春认为 ,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追问存在的意义 ,而

存在作为虚无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形成了主题 ,这是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有重大区别的。故著者以

“无之无化”来阐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书中阐释了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思想的含义 ;揭示了海德格尔如何在

他不同的思想阶段将无之无化形成主题 ,以及无之无化为何对海德格尔而言形成了主题等难题。这种以“对追问的追问”

研究方法走进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内核 ,是彭富春海德格尔思想研究的独到之处。 正因为如此 ,他没有被浩如烟海的海德

格尔文本所困扰。凭借这一问题的指引 ,作者力图找到穿越海德格尔思想密林并通达其思想深处的林中路。此道路必须

既切近海德格尔自身的思想 ,又相关于彭富春的独特思考。在此道路上 ,将完成走近又分离的双重任务 ,这任务是一而二

的 ,更是二而一的 ,此乃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的“同一事情”。一开始 ,彭富春就直接进入了海德格尔 ,有别于许多长篇导

论式的做法。 彭富春凭借这种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透视 ,从而与国内外许多惯用的研究方法相区分。

对于这第一问题 ,海德格尔的回答是 ,虚无虚无化。彭富春认为 ,虚无的虚无化 ,基于它与存在者的区分。作为活动 ,

无之无化理解为存在之让 ,此让然后是纯粹的给予。 关于第二个问题 ,在彭富春看来 ,它关联海德格尔思想的三个阶段 ,

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规定。它们间既密切关联 ,又相互区分。彭富春认为 ,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基于这种认识 ,即对于

海德格尔思想来说 ,世界是其出发点和回归点。世界的世界性是存在与虚无的依托 ,因为它是本源的。而世界的拒绝显现

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困境。彭富春对这一核心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与阐明 ,体现了彭富春对海德格尔思想核心的深切

的体察与准确的领会。

彭富春在《无之无化》中将海德格尔思想区分为三个阶段。 在早期 ,现象学在根本上规定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 ,他

以此在的世界与胡塞尔的意识的世界和狄尔泰的体验的世界相区分。 中期 ,借助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通过艺术作品的

本性的揭示来显现历史性的真理。到了晚期 ,海德格尔努力去追寻“思想的事情的规定” ,而这个规定才是其思想的灵魂。

彭富春以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发展线索作为探讨的问题。 该书的三章内容“世界的拒绝”、“历史的剥夺”和 “语言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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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从三组不同的却又相互关联的维度与层面 ,表明了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阶段性、整体性及其独特的建筑结构 ,凭借

意义一真理一地方三个步骤 ,事情、思想和规定各自分别从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方面具体化了 ,而作为语言的沉默、

历史的剥夺和世界的拒绝 ,无之无化清楚地表达了自身。这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表达的 ,“一切皆无”。从而让海德格尔那

常被他人漠视、误解与遮蔽的思想道路清晰地显现出来。 当然 ,这种显现发生在思想的深处。

海德格尔思想是一个有差异但又不可分割的整体 ,基于一个整体的三个阶段 ,彭富春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发现与揭示

了许多亲密的区分和隐秘的关联 ,这些方面对于理解与把握海德格尔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要死者” ,这是彭富春

海德格尔思想研究中的非常重要的词。走向死亡是此在的本源性 ,在这个意义上 ,此在成为要死者。在彭富春看来 ,早期 ,

要死者是世界性的 ,表明人生在世是走向死亡的存在 ;中期 ,要死者是历史性的 ,表明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死亡 ;晚期 ,要死

者是语言性的 ,表明死亡是可能的 ,人能以死为死。“林中空地”也是彭富春研究中所用的极为重要的词。在彭富春看来 ,

林中空地是光与影、隐与显的交织与游戏。 在早期 ,此在解释为林中空地 ;在中期 ,真理被称为林中空地 ;在晚期 ,林中空

地属于宁静的排钟。 “要死者”在此是海德格尔对于人的规定 ,因为只有人要死 ,动物只是完结。海德格尔是如何理解“诸

神”的? 如何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秘因素? 一直困扰着国内的海学研究者。彭富春的见解是新颖的 ,他认为 ,海德格

尔所理解的诸神既非古希腊的诸神 ,也非中世纪的上帝 ,而是天地人神四元中那不死者。 彭富春的这些揭释在国内外海

德格尔研究的著述中并不多见。 正是基于这些词语的独特使用 ,并使之运行在思想中 ,才使彭富春对海德格尔的深刻解

读成为可能。

海德格尔不愧为现代思想大师 ,在于他对存在的深思。在海德格尔看来 ,思想就是思考存在 ,存在即虚无。然而 ,在西

方历史上 ,思想与存在发生了分离 ,彭富春揭示了这种分离的根由 ,即形而上学自身表达为本体—神学—逻辑学 ,取代了

思想 ,而这对西方的历史是规定性的。在无之无化中 ,思想成其自身 ,纯粹的思不依赖任何存在者。这些是理解海德格尔

思想的关键。海德格尔以此与近代思想相区分 ,也因此有别于现代其他思想家包括他的老师胡塞尔。胡塞尔“回到事情本

身”到了海德格尔那里 ,“事情”意指“思想的事情”。海德格尔把无作为思想的事情的规定 ,这在《无之无化》的导论中作出

了充分的阐释。最后 ,必须回到语言之无 ,在《无之无化》的结语中 ,彭富春认为 ,海德格尔最终思考的是道本身 ,然而道必

须不存在。 此乃开端性的不。 彭富春以其语言性的无偏见性过滤了海德格尔一些令人拒绝的用法。

彭富春力图最大可能地切近海德格尔的思想 ,倾听他 ,并与之对话 ,并始终持有独立的评价尺度。该书的原版是用德

语写作的并在德国出版 ,忠实于海德格尔的语言成为他走近海德格尔的前提 ;同时 ,彭富春极力学习海德格尔的思想风

格。海德格尔自己非常重视语言问题 ,反对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的工具的观点 ,在海德格尔中期思想中 ,语言作为存在的

家园 ,在晚期 ,语言更成为存在和思想的根据。也正如格奥尔格的诗歌所说“词语破缺处 ,无物存在”。离开对海德格尔式

的语言的把握 ,是不可能切进海德格尔思想的。同时也不是任何思想都适宜作简单通俗处理的 ,在海德格尔那里 ,通俗化

往往可能会有损于思。 彭富春用语都经过字斟句酌 ,十分简洁、精炼 ,悬置了学术界许多不恰当的“先见”与偏见 ,在很大

程度上摆脱了汉语思维中的自然性 ,这些为他成功地走向纯粹之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难能可贵的是 ,彭富春努力探

索一种与海德格尔那独特的思想建筑结构相对应的同构性 ,当然这种同构是内在于思想的 ,是思想自身的 ,绝不同于那

种大而化之与不着边际的外在框架。彭富春还寻求在汉语语境中与世界一著名思想家真正对话的可能 ,并力图在自己对

汉语独特的理解与表达的基础上 ,促成这种可能的实现。 对于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和中国思想走向世界 ,并实现中西思想

的视界融合 ,这一经验不失为一有益的尝试。在基于语言的思想及其交融中 ,如何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真正的“同

一”和分离?

在海德格尔看来 ,我们这个技术的时代是一个不思的时代。 哲学、形而上学和科学均兴旺起来 ,思想却衰落了 ,因为

哲学远离了思想和存在 ,从而为思留下了艰巨的任务。在专著文本的背后 ,是作者留学德国多年的思考与探索 ,这些劳作

既遮蔽在字里行间 ,又开显出思想的光亮。真正的思也不一定伴有浅表的快乐 ,读《无之无化》来得极不轻松 ,直临存在境

域 ,遭遇思之诱惑与驱迫。 时下许多著述往往沉溺于空洞的概念游戏 ,游离于文本之外 ,不得要义又任意发挥 ,从事着一

种无根的、更无意义的“创造” ,无关于思想自身。 显然 ,《无之无化》比这类著述有意义得多 ,同时该著作也有别于那些媚

俗和鼓噪之作。但客观上说 ,该著作仍然是孤独的 (孤独从来就是思想的命运 ? ) ,因为不思的 (包括惧怕思的、懒去思的与

不能思的 )“学术”充斥着文化市场 ,这也折射出了今日中国思想界闹热后面的几分冷清。在走向思想自身的途中 ,彭富春

的《无之无化》在无声地言说 ,这也许是一种思想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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